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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那些尚未飘逝在⻛风中的记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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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在微信⾥里里看到陈秘书⻓长的催稿信，才惊觉

今年年已经是⼤大学毕业 30周年年了了。

 

巨人同学
35 年年前，和⺟母亲⼀一起去清华园报到的细节都

渐渐模糊了了，唯有⼀一幕情景记忆犹新。电机系的报

到地点应该是在⼀一号楼前⾯面，俺们到的时候，正好

有⼀一个男同学正趴在桌⼦子上填表。等他填完表后站

起来，矮⻢马，吓了了俺⼀一⼤大跳，怎么那么⾼高啊。后来

在第⼀一次 F01 的班会上，⼜又碰到这个巨⼈人同学，才

知道他和俺⼀一个班，1.96⽶米，是清华男排队的主攻⼿手。

所以每每⺟母亲说起俺近乎残废的身⾼高，源于俺出⽣生

在困难时期时，俺都特别不不服⽓气地反驳，俺的同学

也是困难时期⽣生⼈人，⼈人家怎么就是 1 ⽶米 96？ 

以为班⾥里里这样⾼高度上的两极绝对没有可能有什什

么交集，没想到⼤大⼆二的⾦金金⼯工实习我却和巨⼈人分在了了

⼀一个组⾥里里。更更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实习第⼆二天俺就受

了了伤，⼏几乎整个实习期间俺都是坐巨⼈人的⼆二等⻋车。 

⾦金金⼯工实习的第⼀一步是⻋车铣刨磨轮流⼲干，俺们组

第⼆二天轮到磨床上⼲干活。那个需要磨的⼯工件在磨床

上⻜飞速地转着，即使停⻋车后，依然顺着惯性不不⻅见减

速太多。俺的搭档⼈人⾼高⻢马⼤大⼒力力拔⼭山兮⽓气盖世，停⻋车

后没等⼯工件停转，就伸⼿手从磨床上抓住尚在⻜飞转的

⼯工件取下。看他如此轻松，俺就照猫画⻁虎也想玩⼉儿

个潇洒。但那悬殊的⾼高差加上身单⼒力力薄决定了了俺的

悲剧，只⻅见霎时磨床上⾎血花四溅，都没有觉得疼呢，

就看到俺的左⼿手鲜⾎血淋淋漓。 

⼤大个⼉儿搭档⻢马上骑⻋车带着俺去了了校医院，清理理

伤⼝口时都⻅见到⽩白⻣骨了了，⼀一共缝了了六针。回来后想起

来真有点⼉儿后怕，要是再稍微⼤大⼀一点点⼒力力度，俺的

这根⼿手指头就切下来了了。缝针的时候因为打了了麻药，

俺倒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可看到搭档的眼泪都快掉下

来了了。⼀一个劲⼉儿地说都怨他，估计是⾃自责得厉害，

说不不定他⾃自⼰己受伤都没有那么难过。 

这以后的实习，俺就天天在新斋⻔门⼝口等着坐⼆二

等⻋车，歪打正着地练就了了跳上运动中⾃自⾏行行⻋车的绝佳

技术。常常是俺都已经坐上去了了，骑⻋车⼈人还慢慢骑

⾏行行等着俺跳呢。过了了三⼗十多年年后，俺因为骑⻋车再次

受伤，这回是从左⼿手到右肩，许多朋友都说，要是

左边受伤可能还好些，不不影响⽣生活。现在码字时才

想起来，当时的左⼿手受伤，⼀一样是⽆无法⽣生活⾃自理理的。

跑题了了，赶紧书归正传。 

 因为这次的受伤，⾦金金⼯工实习的许多活⼉儿，都

需要巨⼈人帮忙，接触也就⽐比其它同学多了了很多，⼤大

家在⼀一起聊天时也可以开开玩笑了了。俺半认真半玩

笑地说，要是他能匀给俺 10 公分就好了了，那样他

也不不⾼高得离谱，俺也不不矮得残废了了。 

那时正是中国⼥女女排扬眉吐⽓气的时候，俺们不不光

对郎平、孙晋芳、周晓兰、陈招娣、陈亚琼们了了如

指掌，还特别关注对⼿手中的厉害⼈人物，尤其是那个

过早凋谢的⿊黑玫瑰海海曼。记得俺说过⼀一句句最不不厚道

的玩笑，⼤大意是海海曼也是 1.96，你也是 1.96，你怎

么没有⼈人家打得好。巨⼈人憨憨地⼀一笑，很真诚地承

认了了⾃自⼰己技不不如⼈人。  

还有⼀一件趣事，就是 84年年 9⽉月俺们班去富春江

⽔水电站专业实习，南⽅方的公交⻋车都矮，巨⼈人站在上

⾯面头要伸出天窗，或者站⻔门⼝口处的下⾯面⼀一个台阶，

所以班⾥里里不不管哪个同学有了了座位，都第⼀一个招呼巨

⼈人过去坐，看着他那不不好意思的样⼦子，⼤大家都很开⼼心。 

因为那次意外受伤，那个巨⼈人就从同学变成了了

朋友。记得⼀一个闺蜜暗恋巨⼈人，毕业后还曾经托俺

牵线搭桥，可惜那时巨⼈人已经帅锅有灶了了。当然他

在婉拒后，还是忍不不住好奇地问，到底是谁芳⼼心暗

许？可俺答应闺蜜了了，如果没戏，就绝对不不露露庐⼭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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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⾯面⽬目，所以这个秘密俺守了了 30年年。 

毕业后，除了了同学聚会外，俺还曾经在呼家楼

的⼗十字路路⼝口⻅见过巨⼈人同学。那天正是 6 ⽉月 4 ⽇日，俺

看到⼀一个巨⼤大的身影在围观，⻢马上意识到这是多醒

⽬目的⼀一个靶⼦子啊。匆匆聊了了两句句，赶紧各回各家。

好在后来有惊⽆无险，平安⽆无事。是不不是吉⼈人天相？  

2007 年年实验中学 90 周年年校庆时，俺们 80 届

校友有⼀一个节⽬目，就是这些当年年的全国中学⽣生男排

亚军、⼤大学⽣生男排冠军的队员，⽐比如渔夫（宇翔）、

哈兄（凌志）、军座、罗⼤大帅，与现时实验中学的

⼥女女排队员，⽐比如军座⼥女女⼉儿，来⼀一场⽗父⼥女女排球⼤大赛。

当时实验 80 ⽗父亲队四缺⼆二，俺曾经第⼀一个想到的

外援就是⼤大学的巨⼈人同学，他们当年年都是球⽹网两边

的对⼿手，彼此熟悉。和巨⼈人同学⼀一说，那边⼀一⼝口答

应没问题，太给⼒力力了了！有这样的后援，俺觉得实验

80昔⽇日的冠军队，应该所向披靡。  

没想到跟渔夫哈兄们说起，那边还⽜牛得不不⾏行行，

觉得当年年的清华校队是⼿手下败将，主攻⼿手也强不不到

哪⾥里里。⽽而且觉得请个 1.96 的外援，和闺⼥女女队的后⽣生

们打，也胜之不不武啊。于是就凑了了两个⾮非专业的同

学（博主、徐爷）上场，结果廉颇⽼老老矣，雄⻛风不不再

的⽗父亲队输给了了朝⽓气蓬勃的闺⼥女女队。但巨⼈人同学⼤大

⼒力力⽀支持的这份情谊俺还是特别感动的。⽐比赛结束，

巨⼈人打电话询问⽐比赛结果时，俺就在想，要是巨⼈人

上场，俺们会不不会赢？ 

新斋 756
80级的电机系⼀一共是 4个班，电⼒力力系统及其⾃自

动化两个班，简称发电（发 01、发 02班）；还有

电机⼀一个班（电0），⾼高压⼀一个班（⾼高0）。除了了⾼高

0班是 8个⼥女女⽣生外，其它三个班都是 7 个⼥女女⽣生。但

新斋的宿舍⼀一个屋只能摆 3张上下铺，最多住 6个

同学，所以每个班都必须踢出 1~2个⼥女女⽣生。俺们这

些编外班员，就组成了了 5朵⾦金金花的混编宿舍 756。

5朵⾦金金花按年年龄排序，俺是⽼老老⼤大，发 01 的，家

在北北京，除了了年年纪虚⻓长⼏几个⽉月外，没啥特⻓长。⽼老老⼆二

是电 0 的北北京姑娘，⼀一进校就被游泳队锁定。⽼老老三

是发 02 的东北北姑娘，但北北京有个亲戚可以周末回

去，属于半个北北京姑娘。⽼老老四是⾼高 0 的浙江妹⼦子，

真正的孤身⼀一⼈人闯清华。⽼老老五是⾼高 0 的⼭山东姑娘，

学校短跑队的主⼒力力队员。

新⽣生报到以后，俺拿着钥匙进了了新斋 756。刚

进宿舍时，看到已经有⼀一个⾏行行李李在窗户边靠东⾯面的

下铺了了。正好俺那时稍微有点⼩小洁癖，希望住在上

铺，于是就把⾏行行李李直接放在了了上⾯面。

先到的⼥女女孩⼦子是⽼老老⼆二，姓⽥田，⼈人⻓长得也甜美，

⼩小嘴更更甜，⼀一⻅见⾯面甜甜地⼀一笑，露露出⼀一对⼩小⻁虎⽛牙，

⾮非常可爱，俺索性把她叫成⽥田⽥田。于是⽥田⽥田就成了了

住在俺下铺的姐妹。

⽥田⽥田是军⼈人之后，那时候⼀一些海海外⽼老老歌和台湾

歌曲刚刚刮进⼤大陆校园，能歌善舞的⽥田⽥田，会唱很

多俺从来没有听过的歌⼉儿。像《红莓花⼉儿开》、《哎

哟，妈妈》、《宝⻉贝》、《桑塔露露琪亚》、《深深

的海海洋》，还有邓丽君的靡靡之⾳音，⽐比如《何⽇日君

再来》、《⽉月亮代表我的⼼心》、《美酒加咖啡》等等，

俺都是跟着⽥田⽥田学的。

最有意思的是有⼀一次开什什么会，各个系的同学

坐在那⾥里里拉歌，不不知道是哪个系的同学唱起了了《深

深的海海洋》。这个歌俺刚跟⽥田⽥田学过，俺会呀，⻢马

上也跟着唱起来了了。当最后⼀一句句歌词“ 不不忠实的少

年年抛弃我 /叫我多么伤⼼心” 刚刚唱完，俺正陶醉在

那优美的旋律律⾥里里时，另外⼀一边⻢马上接着唱起了了“ 擦

掉吧 /伤⼼心的泪 /不不要让缠绵的爱情 /再把⼼心揪碎。”

登时引起哄堂⼤大笑。这么多年年过去了了，每次看到海海，

总是想起深深的海海洋。

⼯工科⼥女女⽣生的动⼿手能⼒力力强是有⽬目共睹滴，⽥田⽥田最

让俺佩服的是她的擦鞋技术。她的⽪皮鞋不不少，⿊黑的，

咖啡⾊色的，还有⼀一双居然是红的，但每⼀一双都保养

得⾮非常好。原因就在于⼀一是她每天穿不不同的鞋，⼆二

是她的擦鞋功夫。她先⽤用⼲干布把尘⼟土擦去，再均匀

地涂上鞋油，然后就是⽤用擦鞋刷⼦子使劲抛光，⼀一双

鞋⾄至少擦 20 分钟。要知道那时的⼈人可爱学习了了，

谁舍得每周拿出⾄至少⼀一个⼩小时的时间擦鞋啊？ 

⽼老老三是俺们 756 的学霸。虽然是东北北⼈人，但因

为从⼩小在北北京⻓长⼤大，说话⼏几乎没有什什么棒渣味⼉儿。

印象很深的是刚放下⾏行行李李没多久，我们班的⼀一个东

北北男同学过来找她认校友，她直不不楞登地问⼈人家是

谁，⽽而且明确告诉⼈人家她不不认识他。那个冷傲，那

个酷，让兴冲冲的⽼老老乡⼼心⾥里里哇凉哇凉的。

⽼老老三讲的⼀一个笑话已经过去 30 多年年了了，但俺

依然记忆犹新。她⽗父亲所在的某个军事院校有⼀一天

开运动会时，突然下起了了⼤大⾬雨，⼀一个主持⼈人冒⾬雨跑

到指挥官⾯面前，两腿⼀一并敬礼，“ 报告⾸首⻓长，天⽓气

预报说今天没有⾬雨。” 于是指挥官回礼，“ 好！继

续⽐比赛！” 于是所有运动员和观众，就在天⽓气预报

的晴天中冒⾬雨开完了了运动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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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时在宿舍⾥里里看不不到⽼老老三怎么学习，和俺们⼀一

起疯玩⼉儿疯闹哪次也少不不了了她。但回回考试⼈人家都

拔 756 的头筹，让俺不不得不不赞叹⼈人与⼈人之间是有天

与地的差距的。不不知道她后来研究⼈人⼯工神经⽹网络的

中枢，有没有找到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？⽼老老三后来

被保研，并在毕业后赴美读博，且从全美⼏几百所⾼高

校举荐的上千名候选⼈人中脱颖⽽而出，获得 1995 年年

的美国总统教授专家奖，成为俺们 756宿舍的骄傲。

每当听到“ ⼀一个⼥女女孩名叫婉君” 这⾸首歌时，俺

总是情不不⾃自禁地想起 756 的⽼老老四挽君，那个来⾃自嘉

兴南湖的⽔水乡妹⼦子。挽君是 756 宿舍⾥里里唯⼀一周末⽆无

处可去的妹⼦子，所以改善⽣生活的希望就寄托在俺们

从家带回来的吃⻝⾷食上了了。⺟母亲当年年也是独⾃自在新斋

读书，⾮非常理理解没有家⼈人在身边的⼥女女孩⼦子最想的是

什什么。所以俺每次从家回学校时，⺟母亲总要给俺带

些补给。有时候是红烧⾁肉，有时候是煎带⻥鱼，有时

候是炸点⼉儿酱装⼀一瓶，有时候是包的饺⼦子。什什么都

没有的时候，也⼀一定要炒⼀一罐榨菜⾁肉丝或者北北京辣

菜丝带回来就粥喝喝。

⽽而周⽇日的晚上，756宿舍的五朵⾦金金花注定都不不出

去晚⾃自习，⼤大家围在桌前，分享俺们三个回家的北北

京同学带回来的好吃的。最不不可思议的是，俺们居

然可以把⼀一瓶⼦子炸酱或者⼀一罐咸菜就着开⽔水⼲干掉。那

浓浓的乡愁不不知能不不能也随着味蕾的满⾜足⽽而淡化？

当然，⽼老老四每年年的寒暑假回家，也会带回来⼤大

包⼩小包的好吃的。印象最深的是嘉兴粽⼦子和元宵，

竟然都是⾁肉的！颠覆俺当时对粽⼦子和元宵根深蒂固

的概念。还有那个蛋饺⼦子，俺后来试过好多次，怎

么也做不不出来挽君当年年的那个味⼉儿。

因为⽼老老四每次回家都是⼤大包⼩小包的东⻄西，所以，

每次她回家的时候，俺和⽥田⽥田都会骑⻋车驮着她的⾏行行

李李，送她去北北京站。然后等回来时候，我们俩再去

北北京站接她，⼀一⼈人守着⼀一个出站⼝口，⽣生怕在熙熙攘

攘的⼈人群中错失了了挽君。那个时候的⽕火⻋车正点率不不

⾼高，等 2、3 个钟头是常事，好像最⻓长的⼀一次我们

竟然等了了 8 个⼩小时。五年年⼤大学⽣生活，我们⼀一直保留留

着这个习惯，⽼老老四从来没有⼀一个⼈人拿着⾏行行李李坐公交

⻋车去⽕火⻋车站。

756 的⼩小妹妹是最后进宿舍的⽼老老五，⼀一看就知

道是家⾥里里最⼩小的孩⼦子。这是个有点⼉儿⼩小任性的⼭山东

姑娘，不不光受⽗父⺟母的疼爱，还有哥哥姐姐的宠。

⽼老老五最⼤大的⼀一个特点是模仿能⼒力力极强，学什什

么像什什么。但她的这个惟妙惟肖的表演天赋，也差

点送了了她的命。记得她⼀一次做实验，⼿手不不知怎么被

调压器器吸住了了，⽼老老五颤抖着声⾳音断断续续地喊：

“ 快⋯⋯快⋯⋯快⋯⋯拉⋯⋯闸” 。当时没有⼀一个

⼈人意识到她是真的需要帮助，都以为她⼜又在玩⼉儿表

演，直到看到她的脸⾊色煞⽩白，头冒冷汗，才知道是

真的危险了了，赶紧拉了了闸，⽼老老五捡回⼀一条命。

⽼老老五在清华时，还有⼀一个英雄壮举必须记录下

来。当年年那些代表队的同学都吃运动员⻝⾷食堂，可能

是伙⻝⾷食太好了了，校男排队的另外⼀一个主攻⼿手蒋同学

体重飙升。有⼀一段时间，蒋同学不不知哪根神经⼀一动，

想起减肥，每天仅靠⻩黄⽠瓜维持。⽼老老五是校短跑队的

主⼒力力队员，有⼀一次和蒋同学打赌跑百⽶米，好像⽼老老五

还让了了他 20 ⽶米，结果只跑了了⼀一半，饿的眼冒⾦金金星

四肢⽆无⼒力力的蒋同学就放弃了了。这成为⽼老老五可以傲视

群雄的⼀一个壮举。

当年年给俺们五个踢出各班主⼒力力宿舍时，⼤大家⼼心

⾥里里多少都有点⼉儿失落感。后来发现混编宿舍的⼀一个

最⼤大好处，就是没有什什么现在看来不不值得⼀一提的利利

害冲突，⼤大家和睦相处，还能迅速和各班同学熟悉

起来。当然，更更多的时候是被边缘化，毕竟俺们属

于被班级遗忘的⻆角落。

不不过，我们被游离于班级之外的结果，就是

756 的姐妹们抱团取暖。每天晚上的卧谈会，除了了

聊些国家⼤大事，乡⼟土⼈人情，成⻓长经历，经常就是歌

曲串串烧。⽽而每次的⼤大联唱，主唱⼀一定是⽥田⽥田，因为

⼏几乎没有她不不会的歌。还有就是各班⼤大道、⼩小道的

消息满天⻜飞。那时⼏几乎系⾥里里所有同学的外号，我们

都可以点评⼀一⼆二。所以，⽆无论说是情投意合还是⼈人

以群分，反正 5 朵⾦金金花虽然仅仅同室了了⼀一年年，却结

下了了⼀一⽣生的友谊。

发 01 的碎片整理
发 01 的同学

先梳理理⼀一下发 01 的 31 位同学，按地域分，北北

京 11 位，外地 20 位。按性别分，⼥女女⽣生 7 位，男⽣生

24位。

第⼀一次班会，不不知班主任陈⽼老老师根据什什么钦点

了了⼀一⻘青当班⻓长、明爷任团⽀支部书记。⼈人怕出名猪怕

壮，两位职位⼀一确定，外号⻢马上就接踵⽽而⾄至，⽽而且

俺可以肯定说，他们俩都不不⽌止⼀一个外号。不不过咱已

经到知天命的时候了了，厚道⼀一些，就不不在这⾥里里公布

答案了了吧。

为了了让刚刚⼊入学的新⽣生尽快融⼊入⼤大学⽣生活，⽼老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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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⻓长书记们也是蛮拼的。应该是第⼀一个中秋节吧，

发 01 在校园⾥里里找了了个空地开联欢会，附庸⻛风雅地

做赏⽉月状。其中的⼀一个节⽬目是把⼤大家的名字编成谜

语来猜，俺编的⼀一个是⽼老老班⻓长的名字： “ 草⾊色遥看

近却⽆无” 。依稀记得俺的名字被编成了了“ 建筑图” ，

还有⼀一个徐姐⼩小⼀一的名字貌似是“ ⼗十进制” 。肯定

还有许多其它精彩的谜语，只不不过 35 年年了了，全都

飘散在⻛风⾥里里了了。

发 01 的⼤大姐⼤大

说到发 01，就不不得不不说说俺们班的⼤大姐⼤大，徐

姐⼩小⼀一，那可是根红苗正的清华⼦子弟，清华幼⼉儿园、

附⼩小、附中、⼤大学，可惜研究⽣生终于冲出清华园了了。

⼩小⼀一被分配在新斋 716 宿舍，不不过因为她家就

在清华园⾥里里，所以⼀一般是上课来，下课⾛走，平时⼏几

乎从来不不在宿舍住。由于同样游离在发 01 之外，

俺在⼼心理理上就觉得和⼩小⼀一更更近些。⼀一个偶然的机会，

发现她原来是俺在清华园的⼀一个亲戚的邻居，就开

始隔三差五地把⼩小⼀一家也当亲戚串串了了。

那时候新斋只有⼀一台电视机，放在⼀一、⼆二层之

间的楼梯平台。每当有激动⼈人⼼心的⾜足球、排球⽐比赛

时，俺这样的⼩小个⼉儿，是根本看不不到影⼉儿的。俺在

清华园的亲戚是⼯工物系的⽼老老师，⼈人家两⼝口⼦子都要备

课，于是俺就跑到⼩小⼀一家去看，⼀一来⼆二去就混成了了

⾃自家⼈人。

冬天的体育课是滑冰，最佩服⼩小⼀一在荒岛上的

冰上英姿。记得⼩小⼀一是⼀一双⽩白⾊色的花样滑冰鞋，在

冰⾯面上像轻盈的燕⼦子⼀一样⻜飞来⻜飞去，还能做出各种

⾼高难度动作，看得俺禁不不住也跃跃欲试。⼩小⼀一特别

耐⼼心地拉着俺，双脚平⾏行行地向前滑动，让俺体会滑

动的感觉，找到滑动状态下的身体平衡。然后再教

俺侧后蹬，让左右两脚相互转换重⼼心。

发 01 曾经有⼗十多个同学献了了⾎血，当时俺们这

些没有献⾎血资格的同学，凑钱买了了鸡去⼩小⼀一家熬鸡

汤。那可是真正的⽼老老⺟母鸡汤啊，熬了了两个多⼩小时呢。

所有献⾎血的同学，应该都感受到豪爽的⼤大姐⼤大那⼀一

份关怀备⾄至。

记忆碎⽚片中还有⼀一个画⾯面就是⻄西湖边的楼外

楼。84 年年暑假后发 01 去富春江⽔水电站实习，国庆

节前回京的⽕火⻋车票不不好买，于是⽼老老师派⼩小⼀一和俺提

前回杭州去买票。中午时分，俺们俩在楼外楼⼤大吃

了了⼀一顿，印象中点了了⻄西湖醋⻥鱼和⻰龙井虾仁。这么多

年年过去了了，后来再吃这两道菜，怎么也找不不回来楼

外楼的味道了了。

五⻁虎闹南京

说起实习后坐⽕火⻋车回京，发 01还有⼀一段故事。

好像某个同学上吐下泻地⽣生病了了，由于俺们是来⾃自

富春江，那⾥里里正好闹什什么⿏鼠疫之类的瘟疫，于是⽣生

病的同学被怀疑染上疫情，需要⻢马上隔离。当时⽕火

⻋车上的⼯工作⼈人员如临⼤大敌，要把⽣生病同学在南京站

赶下⻋车去。⼤大家⼀一看不不⼤大对头，⻢马上紧急商量量后组

成陪护⼩小组⼀一起下⻋车。印象中当时应该是巨⼈人、昕

爷、锦尘等 5个身强⼒力力壮的⼤大个男同学⼀一起下了了⻋车。

据巨⼈人他们回来后说，当时南京站来了了⼀一帮穿

着防毒⾯面具的防疫⼈人员，根本不不打算给⽣生病同学送

去医院检查治病，⽽而且问什什么都不不回答。就是要强

⾏行行拉他们上⻋车，要关⼊入⼀一个密不不透⻛风的隔离⻋车中。

⼀一看这个架势，感觉是准备让他们⾃自⽣生⾃自灭的节奏，

好像电影卡桑德拉⼤大桥⾥里里⾯面的场景，巨⼈人他们可就

不不答应了了。

印象中当时下⻋车的同学差不不多都在 1⽶米 8以上，

5个 20多岁膀⼤大腰圆的⼩小伙⼦子，可不不是那么容易易束

⼿手就擒的。⽽而且清华学⽣生的智商不不低，也没那么好

骗。所以巨⼈人他们据理理⼒力力争，并且围成⼀一个圆圈⾃自

我保护，拉开准备拼了了的架势。

估计防疫⼈人员也后悔悔没有弄弄清楚下⻋车的⼈人数，

以为只有⼀一两个学⽣生，就没有多带点⼈人来。现在明

⽩白了了，如果真要强⾏行行缉拿的话，这五个⾎血⽓气⽅方刚的

80⻁虎，⻢马上就会在南京⽕火⻋车站上演⼀一出轻骑兵突围。

就算最后强⻰龙不不压地头蛇的话，也会杀敌⼀一千⾃自损

⼋八百，倒有可能把所谓的疫情四散传播。

双⽅方僵持不不下中，还是防疫⼈人员中的⼀一个资深

医⽣生，看着⽣生病的同学也加⼊入了了战⽃斗⾏行行列列，觉得下

⻋车的清华学⽣生们身上好像并没有带着疫情，才最终

打破僵局撤离了了。

迷路路鹫峰

去年年参加清华校友沙漠探险⼩小分队活动时，

曾经在腾格⾥里里沙漠露露宿两天，让俺想起了了⼤大三的

五⼀一，发 01 的同学在鹫峰迷路路的情景。

那次我们应该是⼏几个同学⼀一起骑⻋车去鹫峰玩

⼉儿。本来鹫峰不不⾼高，但是连着凤凰岭、妙峰⼭山整个

⼀一⼤大⽚片⻄西⼭山，可以越⾛走越深。我们就是在天⿊黑前没

有找到来时的路路，最后迷失在夜⾊色中。

关键是我们并没有做好夜宿鹫峰的准备，不不光

没有带帐篷睡袋之类的标配装备驴具，甚⾄至连个⼿手

电筒都没有。饥肠辘辘中漫⼭山遍野地乱转，终于看

到⼀一点点微弱灯光，⼀一个隐没在⿊黑暗中的⼩小⼭山村慢



���

ͪපึࣱ

慢呈现在眼前。

不不记得是谁说的先找村⻓长，俺们⼀一⾏行行⼈人好像进

村的⻤鬼⼦子⼀一样，摸到了了村公所，问清村⻓长家在哪⾥里里，

然后要到了了村⼩小学教室的钥匙。再找到村⼩小卖部买

了了蜡烛，我们⼏几个⼈人，就在简陋陋的⼩小⼟土屋⾥里里，没⽔水

没电没吃没喝喝，就靠讲笑话、唱歌熬了了整整⼀一夜。

天亮了了以后，终于找到了了来时的路路，才下⼭山，

取了了⾃自⾏行行⻋车。模模糊糊的印象是，往回骑⻋车时总觉

得眼睛睁不不开，想要打个盹，迷迷糊糊地觉得⽼老老班

⻓长叫醒了了俺。后来他⼲干脆就在俺的外边陪着⼀一起骑，

免得俺真睡着了了。

毕业以后

毕业 20 周年年，俺们聚会时，有⼈人总结发 01 同

学的⼈人⽣生轨迹：没有当⾼高官的，没有发横财的，没

有进铁窗的，没有辞尘世的，最难得的是——没有

离异的。想想看，发 01 的七仙⼥女女，本班内部成就

了了三对鸳鸯。五年年清华求学的世外桃源⽣生活，也属

于肥⽔水不不流外⼈人⽥田。

⾼高中⼥女女⽣生曾经有⼀一次聚会时，说起⾃自⼰己的另⼀一

半，嫁给实验 80 博主的博辅说，她让清华男⽣生失

望了了，嫁给了了北北⼤大男⽣生。轮到俺时，俺说俺不不光让

清华男⽣生失望了了，还让北北京男⽣生失望了了，嫁给了了外

地男⽣生。再轮到⽼老老班⻓长时，她说她不不仅仅让北北京男

⽣生失望了了，还让中国男⽣生失望了了，她嫁给了了外国男

⽣生。这么看，发 01 的男⽣生应该⾮非常⾃自豪，很有成

就感的哦。

电机 80的过眼烟云

还有⼀一些⽚片段也涂上⼀一笔：

⽐比如说，当年年在⻄西阶教室，上盛祥耀⽼老老师的⾼高

等数学课时，⾼高 0 的⾦金金爷和⽼老老师争论某个俺根本听

不不懂的论题；

⽐比如说，当年年的校园诗⼈人，⾼高 0 的兴堤在六⻝⾷食

堂⻔门⼝口贴的⼤大作；

⽐比如说，三堡种树，电 0和⽣生医结成友好对⼦子，

好像还成就了了⼀一对鸳鸯？

⽐比如说，军训时在清华附中后⾯面的庄稼地⾥里里实

弹测试，5 发⼦子弹俺打了了 30 环，可有⼈人竟然打了了

50多环；

⽐比如说，⾼高 0 男⽣生曾经全班剃光头，跑到圆明

园照了了个光头像；

等等，等等⋯⋯太多的碎⽚片，太多的烟云，虽

然串串不不起来，⼀一样留留在记忆⾥里里。还有那些渐渐失联

的同学，你们现在在哪⾥里里？校庆⽇日，正是丁⾹香花开

的⽇日⼦子，今年年是我们毕业 30 周年年，你们会不不会回

⺟母校看看？

借⽤用⼀一段俺⾼高中同学的话：“ 这⾥里里，有很多⼈人

未被提到，并⾮非是不不在⼼心⾥里里了了。其实仍有许多关于

那段时间的记忆，但或是因为已开始模糊，怕冤枉

了了好⼈人就没敢写出来；或是因⼥女女孩⼦子间的私密，忠

守⼀一⽣生⋯⋯今天把这些故事写出来，是为了了对得起

⼼心中那时时萦绕着我的记忆，和不不忍让这份珍贵的

美丽，从世上⽆无声⽆无息地流失。也希望它能牵出更更

多的故事，把本已残缺的记忆涂满。” 80

（今天在这⾥里里写下来清华园的点点滴滴，也是

为了了纪念⼀一个早逝的清华⼥女女⽣生——俺的娘亲）

清华百年年聚会留留影


